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
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抗日战争期间，在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广阔的苏北大地是一
片众志成城、艰苦卓绝的敌后战场。父亲
（王俊1924年生，1941年参加新四军）母亲
（周琳1925年生，1944年参加新四军）和一
大批胸有家国情怀、立志抗敌救亡的苏北青
年把自己的青春年华和智慧勇气深深地融
入那片风起云涌的热土，融入那段跌宕起伏
的岁月。

1941年1月，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
变”，党中央针对国民党的反共摩擦，为加快
苏北根据地的政权建设，成立了以刘少奇为
书记的中共中央华中局，并在盐城重建新四
军军部，陈毅任代军长。八路军第五纵队根
据党中央的决定，划归为新四军的重建序列，
改编为新四军第三师。此后，直至抗日战争
胜利，这支部队一直是苏北根据地在对日作
战中的军事主力和中流砥柱。父亲母亲就是
从这里开启了他们长达80多年的革命生涯。

父亲在新四军中的经历

父亲四岁时祖父离世，少年时即跟随兄
长在今上海徐汇大木桥路一带的大盛玻璃
厂做工。1941年初，沦陷区时局动荡，工厂
难以为继，父亲被裁减回乡，此时家乡已是
新四军三师所在的盐阜抗日根据地的游击
区了。

我记事后，曾多次听父亲讲述他参加新
四军的经过。

父亲回忆说：“那时日军对盐阜根据地
第一次大‘扫荡’刚结束，八旅民运科干事秦
加林正在我们长北滩一带安置伤员和了解
兵源情况，一下子就看中了我，说是参加新
四军可以离土不离乡。第二天就来家中动
员，当时两个哥哥在外谋生，我那年17岁，
实在舍不得离开母亲。没承想母亲对秦干
事说，‘让他跟你们走吧，不打走日本鬼子家
里和庄（村）上都没有好日子过！’就这样，我
跟着秦干事到了阜宁东沟附近的新兵集训
地，参加了一个多月的军政训练，成为新四
军三师八旅二十三团的战士。”

多年以后，祖母送父亲参加新四军的坚
定态度和朴实话语，在家乡被传为抗日佳话。

1941年下半年，为应对持久抗战的严
峻形势，根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的统一部
署，新四军各师实行精兵简政和主力部队地
方化。父亲所在的八旅二十三团也化整为
零，先后组建了十多支连排建制的武装工作
队，犹如一柄柄尖刀插向敌后。经过战斗考
验和政治觉悟的提高，1942年，父亲加入中
国共产党，并担任指导员。此后在敌我相
持、血雨腥风的艰难岁月里，父亲带领区武
装工作队和地方游击队，始终活跃在游击
区，战斗在打击日伪、锄奸反霸和政权建设
的第一线，留下了一幕幕挥之不去的记忆。

1943年2月，驻淮阴的日军第十七师团
集结日伪军2万余人对盐阜根据地进行“梳
篦拉网，分进合击”的第二次“大扫荡”，意在
消灭三师主力。

父亲回忆说：“日本人这次‘扫荡’来势特
别凶猛，独立作战的小队都配备了轻重机枪
和迫击炮，而且出动了几十艘汽艇。根据旅
领导的部署，主力部队转到外线作战，打硬
仗。各县区的武工队和游击队依托根据地，
隐蔽在有利地形同敌人周旋，袭扰迟滞‘扫
荡’的进程，伺机消灭小股分散的敌人。记得
2月中旬的一天，天气还很冷，我带着武工队
和区小队的八十多名战士，在西塘河沿线阻
击深入根据地的一个小队的日军和伪军。我
们一大早就转移了战斗地区的群众，在敌人
必经的河道上打了木桩和石桩，敷设了拦阻
汽艇的水中障碍，并在岸边埋设了根据地兵
工厂的土造地雷。队员全部隐蔽在附近村
落。中午时分，敌人果然到了，先上岸的被地
雷炸得乱成一团。趁敌人晕头转向，我们集
中火力，先敌开火。眼看着五六条汽艇堵在
河道中，鬼子伪军倒了一片，初战告捷。但敌
人很快稳住了阵脚，一面在迫击炮和掷弹筒
的火力掩护下朝我们进攻，一面企图清除河
道障碍继续向前推进。已经在岸上的鬼子和
伪军凭借着火力优势，不断向我们伏击的阵
地逼近，几发炮弹下来，一大片茅草房马上燃
起了大火，被轰成废墟。我们的伤亡在不断
增加，关键时刻党员和骨干做到了身先士卒，
不怕牺牲，坚守阵地，依仗村里的有利地形死
死缠住敌人，同几次冲进阵地的鬼子和伪军
展开肉搏。危机中我们还看准敌人的薄弱空
隙，派出战斗小组短促突击，局部反攻，夺取
主动，打得敌人首尾难顾。就这样，相持到天
黑，敌人一筹莫展，此时，我们发挥夜战近战
的特长，发起反击，终于打掉了这股敌人的锐
气，迫使他们仓皇撤离。这次战斗日军死伤
十人，伪军死伤二十多人，缴获歪把子（轻机
枪）两挺，掷弹筒一门，‘三八式’步枪十多
支。我们两名班长负重伤，六名战士牺牲，九
名战士负伤，圆满地完成了团部下达的迟滞阻
击任务。以我们的人数和装备，真枪实弹对抗
百余名日伪军，在当时的根据地算得上是一场
不小的胜利！后来知道，我们这场战斗是张爱
萍副师长亲自指挥的，是内线阻击战的一个组
成部分，目的是为主力争取外线集结的时间和
确保三师师部机关安全跳出敌人的铁壁合

围。反‘扫荡’总结时，这场战斗受到了旅团首
长的表扬嘉奖。”

晚年的父亲回忆起那场战斗总是喃喃地
说：“盐阜地区的反‘扫荡’残酷呀！我当时就
是一个不到二十岁的基层指挥员，平时的战
斗多是除奸反霸，清剿土匪，头一次见到和日
本鬼子面对面的阵势，鬼子叽里呱啦的叫喊
声听得清清楚楚。那个火力真是厉害呀！牺
牲的战士有几个是我从地方工作中带出来
的，两个班长都是皖东北过来的，肉搏时身负
重伤。负伤的战士后来都送到了王达夫（当
地拥护抗战的知名中医）家里。”

这些话说了一次又一次。
抗日战争中另一个让父亲记忆深刻是参

加抗大五分校的学习经历。
父亲回忆说：“五分校的老底子是洪学

智从太行带过来的，到苏北后军部决定随三
师行动，黄克诚师长兼任校长。五分校在我
们这些基层干部的心目中是神圣又神秘的。
1942年8月的一天，二十三团的晁福祥代政
委通知我参加五分校9月开学的二期青训
班。接到通知，我既激动又紧张，激动的是我
当干部时间不长，就有了这样宝贵的学习机
会；紧张的是我的文化水平不高，小时候只读
过几年私塾，在上海做工时上过两年夜校。开
学那天，来自全军区（原盐阜、淮海两个军分区
已合并为苏北军区）的两百名学员齐聚在阜宁
益林师部附近的一个露天广场，听黄克诚师长
的开训动员。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心中久仰的
黄师长，他的湖南口音我听得不太清楚，但是
我听得很认真，想记住他讲的每一句话。他动
员的重点是强调我们要集中精力，克服困难，
认真学好时事政治、军事技能和文化补习这三
大类课程，如果考核不合格，不仅不能结业，而
且现在的职务也不能担任了。”

父亲回忆说：“在五分校，一开训就给了
我们一个大大的惊喜！因为五分校的驻地同
停翅港的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相距不远，胡
服（刘少奇）、陈毅、饶漱石、黄克诚、洪学智等
党政军领导，和薛暮桥、骆耕漠、钱俊瑞等都
来为我们上课。领导的革命经历和理论修
养，大知识分子的满肚子学问，令我们这些涉
世不深的年轻干部极其钦佩景仰。他们讲课
生动形象，深入浅出，有时扣人心弦，有时幽
默风趣，很多内容让我们终生难忘。记得胡
服（刘少奇）同志讲课时从战略高度讲了当前
部队为什么要化整为零，把化整为零比喻为
放水养鱼。他说，今天我们化整为零是为了
将来能够更快更好地实现化零为整，打出新
的局面。三年后，三师几万人齐装满员挺进
东北，完全印证了少奇同志的预言。”

父亲说，在五分校，他第一次听到那么
多马列主义的理论，第一次听到了那么多中
国共产党的历史，第一次听到那么多中国革
命的道理。南昌起义、中央苏区反“围剿”、
遵义会议、三大法宝……都是第一次听说。
这些大大开阔了他的心胸和眼界，感觉人生
一下子就站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和起点。

父亲回忆说，学习结束后，已担任八旅
政治部副主任的晁福祥同志通知他，组织
上决定他接任武装工作大队的教导员，盐
阜行署决定他担任建阳县抗日民主政府二
区的区长。父亲又开始了新的战斗！

母亲在新四军中的经历

母亲参加新四军要从她的家庭说起。
外祖父生于清光绪年间，年轻时长于医道，
在颜单一带号脉诊病，悬壶济世，膝下育有
八个子女，大多受过当时的新学教育，乐于
接受新思想、新事物。盐阜抗日根据地的政
权建立后，母亲的三个哥哥先后参加了新四
军和抗日政府的工作，投身抗日活动。在哥
哥们的影响下，母亲和两个妹妹也经常活跃
在区里抗日救国会的支前活动中。此时母
亲已是青年抗日先锋团的团员了，一个重要
的任务就是在青年学生中通过多种形式宣
传抗日救亡的思想。那个年代流行的抗日
歌曲母亲晚年还经常哼唱，母亲的文艺天赋
也许在那个时候就崭露头角了。

说起参军的经过，母亲曾回忆说，那一
天是中秋节前后，在八旅旅部当通信员的三
哥（夏儒廉，抗日战争胜利后随三师挺进东
北，参加了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新中国成
立后曾任哈尔滨市南岗区委书记）带着她和
两个妹妹去看八旅文艺宣传队慰问地方党
政机关和老百姓的演出。母亲被演出的场
面和气势深深震撼了，心里想，原来新四军
不光能打仗，还能演出这样好看的歌舞和戏
曲呀！演出结束了，母亲还久久沉浸在激动
和兴奋中。很快，在三哥的引导下，母亲报
名参加了新四军，而且如愿以偿被编入了文
艺宣传队。母亲参加新四军后，两个妹妹也
紧随她先后加入了抗战的行列。

母亲兄妹八人，六人投身抗日，在家乡
和盐阜根据地算得上可圈可点的抗属之
家。2021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之际，经建湖县委、县政府批准，颜单镇政府
在母亲的故居门前挂起了“夏氏革命家庭故
居”的光荣匾牌。

和父亲一样，抗日战争中的那片热土和
那段岁月，也给母亲留下了到晚年都难以割

舍的一桩桩回忆。
母亲回忆说：“进宣传队不久，就赶上了

八旅的‘拔钉子’战斗。反‘扫荡’结束后，日
伪军在根据地周边建了很多据点，封锁根据
地同外面的联系，这些据点都是用水泥建造
的，很坚固。‘拔钉子’就是清除这些据点，为
将来反攻出去打通道路。三师政治部给各个
旅团的宣传队下了死命令，规定营一级的部
队投入战斗前宣传队要有‘壮行演出’；回来
后要有‘慰问演出’。那次是二十二团的一个
营接到命令开赴前线，到宝应的西北去打据
点。为部队壮行时在队伍中赶巧见到了几个
熟人，有两个是邻村的同学，还有两个是外村
的族亲。因为从小一起长大，相互都熟悉，大
家有说有笑地谈起参军的经过、部队的生
活。十几天后部队回来了，我们去慰问演出，
我急着找那几个熟人，很想听他们说说打据
点的战斗。当听到他们的排长和指导员告诉
我，他们中有两个在战斗中牺牲了，有两个负
伤已送到医院，我的一个族亲负重伤，直接送
到了师医院抢救。我听到这个消息当时天旋
地转，怎么都难以相信十几天前还是活生生
的青年战士一下子就见不到了。后来听宣传
队的教导员告诉我们，那场战斗中，全营有两
个连队投入了作战，仗打得非常残酷，先后拔
除了三个大的据点，每个据点都要两三天才能
打下来。消灭了两百多个日伪军，但我们也付
出了重大的伤亡，三十多名干部战士英勇牺
牲，七十多人负伤。由于没有大口径火炮，很
多战士都是往碉堡送炸药包时有去无回，牺牲
了年轻的生命。那场战斗结束后，我难过了很
久，深深懂得了抗日战争中每一次胜利的来之
不易。在以后的革命岁月中，我也变得更加坚
强了。”

母亲回忆说：“1945年随着部队的发展
和政治工作的加强，三师印刷厂的任务越来
越多，规模也不断扩大，组织上把我从宣传队
调到了印刷厂。印刷厂直属三师政治部，很
多重要的文件和宣传品包括三师的《先锋》期
刊和《拂晓报》都是在这里印刷的。”

母亲回忆说：“那一天是三师和两个地委
的整风总结大会，听说营以上的干部都参加
了。我在厂里等着各旅团的宣传干事和通信
员来取印刷品，这些印刷品的字里行间流露
着振奋人心的消息，大反攻就要来到了！忽
然听到大门外有枪声，紧接着靠近北墙的车
间附近传来两声巨响，我冲出房门，一眼就看
到车间的北墙已经坍塌，两个装机油的铁皮
桶倒翻在地，熊熊大火顺着机油流淌的方向
快速蔓延开来。正是五月的干燥季节，大火
越烧越猛，这时厂里的职工和警卫战士正从
四面赶来奋力扑救，重点是保住机器设备。
就在这时，一股滚动的火团随着流淌的机油
直向离车间不远的库房扑来。而那几箱上海
运过来的道林纸紧靠着库房的两扇窗户，一
旦这股火团蹿上窗户，后果不堪设想。那是
很珍贵的纸张，是牺牲了几名战士和游击队
员的生命才运过来的。我急忙招呼职工和警
卫战士，在扑救这股火团的同时，冲进库房，
拼死把那几个木箱转移到安全地点，紧悬的
心才放了下来。忙乱中双手不知什么时候划
破了，沾满了鲜血，脖颈处也在搬运木箱时被
一片尖锐的铁皮刺伤，至今疤痕还在。事后
才知道，这次爆炸是潜伏在根据地的汉奸引
导配合日伪特务干的，他们企图溜进厂里，被
发现后先是开枪打伤了警卫，逃跑时又向车
间门前扔了两枚日式的‘香瓜’手雷，目的是
瘫痪新四军的宣传阵地，显示他们对重要目
标无孔不入的打击破坏，做垂死的挣扎。这
次敌特的爆炸事件也让我更加懂得了隐藏的
敌人破坏性更大，更危险！1949年随第三野
战军接管上海时，我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在军
管会清理敌伪档案，由于我牢记着三师印刷
厂的爆炸案，所以工作中更细致，更认真。”

不朽的印记不朽的初心

2015年，在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前
夕，在“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军部重建的地
方，在庄重圣洁的盐城新四军纪念馆，已过
耄耋之年的父亲母亲在那里留下了他们手
印，留下了他们的初心。

那一刻是父亲母亲向历史作了一个嘱
托：把他们在抗日战争中走过的征程印迹，
把他们在抗日战争中形成的意志初心，融入
中国人民伟大抗战精神中去，融入流芳百世
的传承中去！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在中国人民
抗日战争的壮阔进程中，形成了伟大的抗战
精神，中国人民向世界展示了天下兴亡、匹
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
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
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

那一年，父亲母亲再一次双双获得了中
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联合颁发的抗日
战争胜利纪念章。

父亲母亲相互搀扶，走出新四军纪念
馆，望着苏北秋日那碧空如洗的蓝天，仿佛
又回到了那片热土，又回到了那段岁月。在
那战火纷飞的夜晚，在那风雪交加的黎明，
他们曾怎样的向往啊，向往着胜利的一天，
这一天终于来到了！

抗日战争中的父亲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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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抗战爆发时，汪曾祺已在江
阴南菁中学读了两年的高中。此后两年，
汪曾祺奔波于高邮、淮安、盐城三地，总算
在兵荒马乱中把整个中学读完了。

关于高三的这段经历，汪曾祺回忆
道：“1937年暑假后，江阴失陷，在淮安中
学、私立扬州中学、盐城临时中学辗转借
读，简直没有读什么书。”当时，私立扬州
中学已迁至高邮，而他在盐城就读的则是
江苏省立第二临时中学，时人简称为“二
临中”。有二临中，就有一临中、三临中
等。1935年秋更名为“江苏省立第三临
时中学”的，就是今天的江苏省盐城中
学。二临中随着战局变化而不断搬迁，因
此汪曾祺在盐读书的时间比较短暂。

再往前追溯，汪曾祺在高邮读初中
时，教美术的张杰夫老师是盐城人，毕业
于上海艺专。张老师画水彩画，也画国
画，并且在校方的支持下，从无到有开辟

了一间图画教室。在汪曾祺的心目中，这
位张老师性格有点孤僻，却才华出众。

除了学校里的张老师，汪曾祺那时见
到的盐城人大多是到高邮打工的。车逻
古镇位于高邮南大门，那里的耕地土质优
良，粮食亩产是高邮全县最高的，但当地
农民还是穷，因为耕种成本居高不下。车
逻的农田地势较高，每年都要用水车车
水。车水属于很重的农活，当地劳力远远
不够。“到了栽秧的日子，各处的人都来。
本地的，兴化、泰州，甚至盐城的，都来”，
工钱多，吃得也好，一天六顿，顿顿有酒有
肉。这些打工人的家乡，盐城大概是距离
最远的，汪曾祺记得格外清楚。

在盐城生活过一段时间的汪曾祺，对
盐城的水印象颇深。他后来写过一篇《寻
常茶话》，认为“有些地方的水质确实不
佳，例如盐城，那里的水是咸的”。他还记
得，中产阶层及以上的人家通常都会收集

“天落水”来烹茶，每逢下雨天，就在天井
上方拉一张布幕，接下雨水，并过滤掉杂

质，然后储存在缸里，以备烹茶之用。
汪曾祺于1997年因病去世。20年

后，盐城市政府启动新水源地及引水工
程，从京杭运河宝应段引来长江水，大大
优化了区域水资源配置。如今盐城人民
的饮用水，已经不是汪曾祺当年所说的

“水质不佳”了。
关于盐城，汪曾祺后来在小说提得最

多的要数东台，尤其是东台的特色美味。
《金冬心》里，扬州大盐商摆下一桌豪门盛
宴，十二个凉菜中就有金华竹叶腿、东台
醉泥螺、阳澄湖醉蟹等。《吃饭》写北京的
京剧演员到里下河地区演出，回去时买了
一些土特产，其中也有“东台的醉泥螺”。

在《卖眼镜的宝应人》中，汪曾祺还借
老王之口提到了一位东台大名士冯六吉，
他在年羹尧家坐馆做教师，每天饮食平
常，却讲究精细，而且必有一碗豆腐脑。
后来年老辞馆回乡，有一天想吃豆腐脑
了，家里人就到街上买了一碗。冯六吉尝
了一勺，却不是那个味，原来年羹尧家的
豆腐脑是鲫鱼脑做的，当然不可比拟。

小说中的冯六吉或许只是一个传说，
而现实中，汪曾祺与另一位笔力千钧的盐
城人胡乔木有一段广为流传的故事。胡
乔木比汪曾祺大8岁。汪曾祺长期在北
京京剧团工作，胡乔木觉得不能完全发挥
他的创作才华，有一次在一张香烟纸上写
道：“建议有关部门，将汪曾祺同志调至中
国作协做专业作家。”就凭这张“介绍信”，
汪曾祺想要调动工作可以畅通无阻，但他
并不领情，说自己在京剧团蛮好的。

作家王安忆对汪曾祺小说有过这样
的评价：“汪曾祺还常常写一些实得不能
再实的大实话，我们上海人叫作‘说死
话’”。王安忆解释，“说死话”是一种用料
极少却很有效果的幽默，《红楼梦》里的林
黛玉就喜欢“说死话”。说过之后，人们一
边笑一边会说：“这还用你说？”可说了与
不说却大不一样。

有意思的是，王安忆竟然觉得汪曾祺
是盐城人。她说：“我想到汪曾祺似乎是
盐城一带的人，而林黛玉则是扬州人，向
来都有着‘说死话’的风气。”又指出，汪曾
祺很会说死话，说得不露痕迹。以他的小
说《云致秋行状》为例——小冯入神地看
着致秋的像，轻轻地说：“致秋这张像拍得
很像。”

其实，汪曾祺是不是盐城人，想了解这
一点，对王安忆来说易如反掌。那么有没
有一种可能：王安忆原本就知道汪曾祺是
高邮人，而故意这样写的。至于为什么要
故意这样写，恐怕只有王安忆自己明白。

汪曾祺的盐城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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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去看爸妈，妈妈问起女婿，我说
他在挖芭蕉，妈妈马上说：“挖得好，我早就
说把那个弄掉，长它干什么。”我回道：“就
长，你不喜欢，我喜欢。”

其实那时她女婿不是在挖芭蕉，而是
在挖竹子。八九年前的一天，不知他从哪
里刨了两小根竹子带回来，边埋到芭蕉旁
边，边叨叨着“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
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那言那行，是要
诚心诚意地扮扮风雅。竹叶婆娑的景象多
么美妙呵，何况还深得苏轼赞誉推崇，我当
然非常乐意附庸一下。

竹倒不辜负他的期望，二而四、四而
八，不觉就长成了一大簇，把早它们十多年
的“原住民”牢牢困锁在角落最里边。今
春，蕉叶竟迟迟不能生发。竹没叫我变瘦
也没能令我去俗，没培养出我的诗情也没
激发出我的学画动力，反而极其霸道地成
功压制了我的芭蕉。

眼看小池被众竹肆无忌惮地“破坏”，
他忍无可忍，找出工具吭哧吭哧地将那围
墙一角刨挖。总算将竹基本刨清。他喘着
气站在那深坑旁，说：“太厉害了，再长下
去，怕是真能把墙基给拱掉。”然后，他指着
深坑旁的一簇黄说：“瞧，芭蕉只剩下这么
一棵了，已被竹根完全抬离地面，而且根里
边也都钻满了竹根茎，过几天栽回原处，不
知道还能不能活下来。”

现在他再不提“去俗不去俗”的话头
了。虽说有恨，但也没有绝情到将竹们悉
数拖出来丢掉，而是按我的要求选留了两
竿，待孩子们回来玩耍。

妈妈并不知道有竹，虽说住得近，但她
很少到子女家，偶尔来一次也不会注意

到。妈妈若是知道芭蕉之外又长了这种在
她眼里也没实际用处的东西，一定会提反
对意见。妈妈要的是：实用，简单。

妈妈还年轻的时候，每住一个地方，她
都会把近屋的每一点空地都充分利用起
来，清理、松土、施肥，长上葱、椒、韭、蒜、
茄、瓜等。平素到菜畦里随便采几把揪几
片割几刀，就可以进厨房做成桌上菜，方便
还省钱。我初成家的那些年，母亲每次到
我家，都会带上满满一大袋子蔬菜，可供我
们一连吃上好几天。

但这些年，妈妈也在悄悄发生变化。
前年，她把自己辛苦辟出的一小块熟地让
给了别人家，那是她最初搬到现住的居民
楼时从一个不为人注意的旮旯里觅得并一
点点整理出来的。

比起竹，芭蕉活得挺节制，总是不张不
扬。妈妈以为它没用，但我离不了它。怎
能再看不见阔大修长的蕉叶在阳光中轻轻
摇摆呢？怎能再听不到雨在蕉叶上的浅唱
低吟呢？何况它还有美玉般的纯粹又通透
的绿。甚至，它秋冬时节被风撕成条条缕
缕的衰残样貌，也是对人心绪的妥帖应和
与诠释。它是我的解语叶。

去年在云南，曾坐在用新摘的芭蕉叶
铺垫的竹编小矮桌边吃过饭，那绿，使人
食欲大开。当我感受使用它们的时候，屋
寨前后，一丛丛一簇簇芭蕉，随风自在悠
然地轻轻摇曳，光影变幻闪烁于碧绿的阔
叶间，那情景，自有一种亘古恒常的安然
气象。若是妈妈能亲身体验到芭蕉和哈
尼族人、傣族人的生活这样紧密和谐地交

融，她还会一再叫我把
芭蕉清理掉吗。

芭蕉与竹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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